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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文友孟悟姐要去黄冈看东
坡赤壁，我就和孟悟姐来了一次说走
就走的旅行。

我们用了两天时间把苏东坡在
黄冈的古迹看完后，转车来到武汉。
孟悟姐坐飞机回了重庆，我就选择留
在武汉两天，一个人好好感受一下这
座城。

其实，我对于武汉也不算陌生。
以前坐高铁从北京到西南方，总要路
过武汉站；有几位好朋友就是武汉
人；我很喜欢吃热干面；就是户部巷
也是二十多年前就听说过。但不知
道为什么，就是一直没来过。如今，
心心念的一座城就在脚下，我可要利
用好每一分每一秒。

先打车去的是黎黄陂路，这是因
为以前写过一部以民国混战为背景
的小说，对黎元洪有所了解。一下
车，一组欧式建筑群映入眼帘。更生
动的是，有一对新人正在巴公房子前
拍婚纱照。我有个习惯，喜欢在看到
别人拍照的时候叫个好，于是就走到
新人旁边说，“真漂亮！”新娘听了开心
笑了，我也觉得这晚上的开始还不错。

武汉很像上海，不单单是这些欧
式楼和路边的梧桐树，还因为城市的
规划。打车上高架时，我有一种在上
海的感觉，但是武汉的路又比上海宽
阔不少，像北方的马路，所以走在路
上感觉特别畅快。

我在一家老店吃了一笼鲜肉包
就出了黎黄陂路，跟着导航往江边走
去。江边也很宽，市民在江边锻炼身
体。江两岸的灯光竟是出乎意料的
漂亮。在厦门，岸上的楼群灯光是漂
亮的，但是对面就是蓝黑色的大海；
在杭州，围着西湖的灯景只有半边，
繁华一半，清冷一半；在重庆，江两岸
倒是灯光都极为炫目，但科幻感太重
了，抢了整个城市的风头。武汉就不
同了，武汉对岸的楼景灯和这岸的是
差不多的。从我一个外来人看，两边
是镜像一样存在的。色彩艳丽，分外
娇俏，却又不抢不争，和整个江水融
合得恰如其分。

我一边走，一边拍照，走了没多
会儿，就闯入了一个夜市。这真是个
惊喜。要知道，北京没有夜市十几年
了。我始终认为，有夜市的城市才是
有温度的城市。因为夜市给消费者以
晚上散步的去处，给摊主以养家糊口
的最低保障。这个城市有夜市，人间就
有更多烟火气。走进去逛了逛，发现这
个夜市很像香港的庙街夜市，货品都是
搭在四四方方的架子上的，组成一个一
个格子棚。穿梭其中，我不断观察摊主
和顾客，很快就得出结论，武汉女孩确
实漂亮，大部分都皮肤白皙，身材高
挑，秀丽豪爽，倒是很像北方姑娘。

出了夜市，无缝衔接到了江汉路
步行街。这里和王府井没多大区别，
唯一吸引我进去的是一家动漫主题
的大店。路过门口时，有两个女生
cosplay 打扮出来，我进去看了下，里
面都是卖动漫周边的专卖店。这就
是这两年很火的谷子店吧。

第二天中午，我从湖北省博物馆
和辛亥革命博物馆出来后，武大读过
书的朋友发来消息，建议我到武大里
走走，说现在珞珈门对外开放。我就
开了一辆共享单车，从楚河汉街一路
骑车，想要骑到珞珈门。骑着骑着，
眼前就出现了东湖。早上打车时，司
机告诉我说，武汉是有四湖的，以东
湖最有名。我一面骑车，一面看东湖
的湖景，骑的时候还很奇怪，为什么
整条路都没什么人骑车呢？这个方
向的好像就我一辆自行车。骑了十
几分钟才破案了。原来，东湖在环湖
公路上，靠近江岸边是设有自行车道
的，是我不知道，一直在机动车道上
骑。看地上的图标，这自行车道两条
并连，是相向而骑。我就在骑行道上
骑了一会儿。终于骑到了武大一个
大门，导航显示距离珞珈门还有一公
里多。可保安不让我骑车进校，让停
车。可这是共享单车啊，需要到停车
区域才能关锁。于是，搞笑的事情就
发生了，导航显示，距离最近的锁车
点还有4.3公里。

我瞬间受到了打击。早知如此，
刚刚不如直接打车到珞珈门呢。可
事已至此，肯定不能骑进去了，车又
必须到指定区域才能关锁。于是，我
决定这次不进武大了。就继续骑，骑到
有停车区域的地方后还继续骑，这样就

把暴走游武大改成单车游武汉了。
果然，这个决定让我收获更多。

在之后的一个小时里，我不但沿着外
围，把武大从外向里欣赏了一下，领
略了一点点中国最美高校之一的风
采，更是在出了武大区域后，穿大街，
骑小巷，吃了牛肉热干面和糯米包油
条。这都是在其他地方吃不到的小
吃啊。骑行就是有这个好处，可以在
骑行中一点一点，近距离感受武汉这
座城市街头巷尾的平民气息，感受那
种独特的城市味道。

晚上，和湖北作家陆令寿等几位
友人小聚后，才到晚上九时，离着凌
晨一时发车还有四个小时，我就打车
去了长江大桥。听说武汉有不止一
座长江大桥，我就问好了，直接打车
去的那座课本上介绍过的长江大桥。

天却在此时下起了雨。我下车
后看着大桥，真想多在这里走走，又
见雨似乎没有要停的意思，就站在江
边，看向这座大桥，一心想等它的桥
身从黄光变成蓝光后拍一张照片。
最好是这座桥是蓝光，后面的另一座
长江大桥是红光的，这样最好最漂
亮。我心里数着秒数，以为它会在一
分钟后换灯，但时间大概有三四分钟
才换成了蓝色。江边的情侣真不少，
几乎都是男孩给女孩拍照。像我这
样的游客也很多，雨又大了一点，我

也只好匆匆告别大桥，走到对面树多
的路上继续走。

在外游览的人，总有这样一种古
怪心理，就是，哪怕在游览的几天中
都是松散的，不珍惜时间的，也要在
临离开时拼命抓住最后的机会看更
多风景。我也不例外。我决定，虽然
有雨，但武汉树多，就在树下躲着雨
走。走着走着，就走到了户部巷。又
向前，沿着商业街一直向前，看到路
牌显示民主路，这正是我住的酒店那
条路，也就是说，一直往前走下去，我
就能在十时四十分左右走回酒店。
我对自己说，这样更好，能够看看夜
里的武汉。

走着走着，路过一家叫黄鹤楼烟
酒的小店。我就奇怪了，怎么就叫黄
鹤楼店了？这是哪儿跟哪儿啊？黄
鹤楼是哪儿啊？这儿又是哪儿啊？
猛一抬头，却看到了夜灯亮起的黄鹤
楼赫然就出现在半空中，如此真切，
如此伟岸，如此靠近。这个角度让它
看上去不像是黄鹤楼，更像是一尊天
神，一个菩萨。不由得，让我想起去
年夏天看的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
中黄鹤楼的夜景。彼为古楼，此为新
楼，彼时我与喜欢的人一起看楼，此
时只我一人在雨夜看楼，我很想拍一
张夜景黄鹤楼的照片纪念一下。

又想，不要这个角度，绕道前面
去，肯定有更好的角度。雨声簌簌，脚
步匆匆，我不时回头张望，却再也看不
到黄鹤楼了。我又急又慌，开了一辆
单车，想就此放弃，直接骑车回酒店。
但，骑车骑到分岔路的时候，我还是不
甘心，调转车头，又沿着地图显示的黄
鹤楼位置向另一条路杀了回去。

雨更大，我的头发和衣服都给淋
湿了，右边的路边，不时有牌子提示

“黄鹤楼停车场”。但这是一个迷人
的陷阱。如果我已经骑到了黄鹤楼
的停车场，那为什么抬头还没看到夜
灯下的黄鹤楼呢？导航显示还有一
百米时，我就把车锁在停车区，按照
导航走过去，进了一条隧道，没想到
进隧道显示距离又有七百多米，反而
更远了。这对我真是一个沉重的打
击。此时，我头发湿透，衣服湿透，骑
了大半天，黄鹤楼却在哪儿呢？夜灯
下的黄鹤楼难道飞了吗？其实，在头
天白天，我和孟悟姐在她上飞机前去
看了白天的黄鹤楼，知道它就在半山
腰，可现在都晚上十时三十多分了，
又怎么能上山去呢？难道夜灯点缀
的黄鹤楼非要上山才能看到？

时间差不多要去高铁站了，我只
好在隧道里拦了一辆车。贼心不死
的我还是让司机绕到能看到夜灯黄
鹤楼的路上，好让我临走前再看一
下。可司机说，我现在就在黄鹤楼下
面，这里就能看到。

“可我什么都看不到，我是越走
越远了。”

司机终于一语道破天机。他说我
并没有找错，导航给我的也是对的。

“只是黄鹤楼一到十时就关灯
了。”他说。

落羽杉是高大的乔木，它的叶片在
枝条上排列得像羽毛，冬季连枝叶一起
脱落，如羽毛飘落，故称落羽杉。秋冬之
际，绿叶转红，有的棕黄色，有的古铜色，
在冷寂的季节里落羽杉色彩鲜艳；树干
挺拔，羽叶簇生，横柯上蔽的众多树种
里，落羽杉树形秀美，风神潇洒。

到武汉，我想去江夏青龙山森林公
园看看落羽杉，听说那里的落羽杉颜色
浓郁，游人不多，有山林野趣。

杉树，我从小就很熟悉，村口就有一
片杉树林，针叶如刺，从树根到树梢都是
针状叶片，稍不留心就被挂、被刺，很少
有人钻进杉树林玩。杉树林深处更是密
匝匝的，找虫子吃的鸡才能进去，人只能
在外面看看。它也开花也结果，那种与
叶片颜色混杂在一起的花果，不中看，还
不能吃，引不起我们注意。

后来认识水杉，高而直的大树，不长
刺。在长江入海口的堤坝上，夹岸高生，
秋冬时节，起风了，堤岸一夜之间铺满了
水杉褐色的落叶，与斜坡上深绿色的沿
阶草相映成趣。堤岸下方是成片的夹竹
桃，夏秋之际，洁白的、鲜红的花朵也铺
张成花的海洋。现在是冬天，枝头叶片
依旧，它们有点灰头土脸，静默而矜持地
站在堤岸的低处，过了季节的夹竹桃学
会了怎样在热闹的地方自处。

很多人从城区骑车三十多公里，赶来
看这些睡在水泥地上的落叶，拍照，野炊。
顺便到江海交汇处的芦苇荡里捉蟛蜞。

杉树、水杉我早就熟悉了。落羽杉，
我最近才留心。行前查了一些资料，了
解水杉和落羽杉的区别。杉树叶子是针
形，坚硬的；水杉的叶片宽多了，是长条
状的叶片，柔软的；落羽杉的叶片是狭窄
的条形，比水杉细，也是柔软的。这样
说，还是不甚了了。得仔细看它的叶子
是如何排列的，才好区分。水杉的叶子
是对生的，落羽杉的叶子是互生的。对
生，就是长在同一枝条上的两片叶子头
对头，叶柄长在一处；互生，长在同一枝
条上的叶子是错开的，叶柄一上一下。
我学习了很多关于落羽杉的知识，看了
不少图片，微信朋友圈里看到谁拍了落
羽杉，就赶紧去点赞、询问，可就是没有
看到一棵真的落羽杉。这次，我要去江
夏青龙山看看它们。

青龙山森林公园位于武汉市江夏区
城关纸坊镇东南，总面积有两万多亩，这
地方原来是林场，漫山遍野都是树。公
园分为八分山、青龙山和大花山三个片
区，单是乔木的数量，估计跟十亩麦地里
的麦苗棵数一样多，我则是十亩地里的
一只蝼蛄，要爬多久才能认识这片林海
呀。何况这里不只是一种乔木，马尾松、
水杉、香樟、苦楝、木樨、泡桐、柑橘、板
栗、黄连木，虽然跟我生活的城市所见树
木大同小异，但如此密集的呈现，还是让
我这只蝼蛄感到惊讶。

我在安庆长大，在上海工作，到武汉
出差，这些长江中下游的城市，我到了哪
个街道都不陌生，植被基本一致，连行道
树都一样，要么梧桐要么香樟。不像到
了福建广东，榕树还好辨认，像蓝花楹、
红楹（凤凰木）、盆架树，一下子就让街道
陌生起来。有人根据饮食区分南北，有人
根据方言辨识东西，我是根据植物来认识
周围的。街道上只要是香樟树、法国梧
桐、广玉兰，楼盘差不多，店铺面目大同小
异，南京、上海、杭州有什么区别呢？

但你看了一棵树的树冠都是淡紫色
的雾，冬天里树梢上全是火红的花，你会
迷惑，这是在哪里呀？

我在福州看到街上一种陌生的树，
当地的朋友告诉我，这是盆架树，也叫糖
胶树，六月开花，一股腥臭味，像石楠花
的味道，其实是夹竹桃科的乔木。我盯
着它看了很久，还是感到陌生。

陌生的树如果变得熟悉起来，我就
融进了这座城市，走在异乡的街头，也像
在故乡。但那要多久啊。有多少陌生的
树，我不认识，有多少陌生的地方，我没
去过。你看那天上的星星，它们都在发
光，咫尺，却是多少光年的距离。陌生
人，比一望无垠的麦地里的麦苗还要多，
我们摩肩接踵，彼此之间也有光年的距
离，永远不会说一句话。

如果骑驴，走山路，就会一步一步认
识周围世界的改变，这种渐变会让人接
受陌生，心跳和脚步一致，眼光才能与认
知一致。空间的改变原来要用半个月、
一个月的时间去适应，现在，乘飞机、坐
高铁，迅速来到陌生的城市，“才饮长沙
水，又食武昌鱼”，两个小时的事，太快
了，让人有点迷乱。

人们很快适应了这种迅疾的生活方
式，但大脑皮层的深层记忆有时不免释
放一些固执的信息，我这是在哪里？我
为何在这里？

听，斑鸠、喜鹊、大山雀，青龙山的
鸟，跟崇明岛上的鸟叫得一模一样。我
最熟悉的珠颈斑鸠“咕咕咕，咕——”的

呼唤，让我觉得自己还在东平森林公园
里散步。不不不，这里是武汉，是江夏。

公元 759 年，李白流放夜郎途中遇
赦放还，在江夏逗留时遇见了长安故人、
时任南陵县令的韦冰，写下了“我且为君
槌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的诗
句。李白到武汉，人生暮年、潦倒晚景，
还要去“槌碎黄鹤楼”“倒却鹦鹉洲”，为
的是消胸中万古愁。

我没有李白的酒量和气魄，内心没
有怨愤。我到江夏，是来跟这里的同行
交流，要认识一些陌生人，我交流完了，
很快离开这里，谁也不曾认识。他们可
能会记下我说的某句话、某个观点，从而
记住我这个人；我盯着一双深邃的眼睛
看，想，他在认真听我讲话？也许他只是
眼窝深陷。

我心情平静，在正事办完之后，到江
夏森林公园来看落羽杉。

秋冬之际，公园里的三角枫、鸡爪
槭、乌桕树的叶子都红了，远远看去，与
柏树、竹子、香樟、木樨这些常绿的树种
相比，颜色更加鲜明，特别是晴好天气，
蓝天莹洁，日光澄鲜，暖暖的鲜红色、绯
红色、橙黄色、紫铜色、绛紫色，层次分
明、浓郁的色块，是老天笔下的油画。

哪一棵树都好看，大片的暖色更好看，
眼前多是槭树、枫树、乌桕树，水杉也很多，
树冠毛茸茸的。为何非得去看落羽杉？

林子太大了，没有导游，看导览图，
不辨南北。今天是工作日，游人不多。
遇两位姑娘，找背景，摆姿势，笑靥如花。

这些红壤上，乔木的根能扎得很深，
略显贫瘠的土壤怀抱了千万棵大树，它
们挨着土就能生长，就能年复一年地长
大长高长粗，每棵乔木都有它的领地，所
以，任何两棵大树都是遥相致意，再好，
也不能彼此拥抱。

人群里，微笑的、温柔的脸，刀削斧
刻的、坚毅的脸，都忍不住多看一眼。森
林里，很多树很孤独，虽然万木环抱，但
没有一个怀抱。

落羽杉是能怀抱的树，我突然想。
这棵树和那棵树，树干疏离，但是树冠蓬
松，蓬松的树冠在天上交会了。一大片
落羽杉的叶子，在风里，在阳光里，彼此
触摸，发出温柔的絮语，幻化出漫天飞舞
的红羽。这些轻盈的羽毛轻微振动，是
落羽杉微笑时眨动的睫毛；这些层次分
明的红色，是它们朴实的脸膛，两腮上恰
到好处的一点羞怯。

水杉是笔立的，树冠瘦小，它们是一
些孤傲的树，每棵修长、矜持。当它们的
叶子落尽，干枯的树干就像老年落魄的
绅士，黑瘦，沉默。

落羽杉的枝杈不光向高处长，还朝
四周水平生长，即使落尽了叶子，那些毛
细血管一样的细碎枝杈，还会使落羽杉
在深冬时节保持世家残存的体面。

我有多想在陌生人群里看到鲜活
的、微笑的、深刻的脸，就有多想在森林
公园里看到能怀抱的、会眨眼的、温暖的
落羽杉。

这是我远道而来非要去看看落羽杉
的原因？

纸上谈兵。
看了网上的视频和文字介绍落羽杉，

我想象万亩林场的某个角落，落羽杉正披
着节日的盛装，对，初冬，就是它们喜庆的
节日。某个角落，它们在“深山发红萼”。

树，也需要目光的爱抚。我去看它
们，就像去见“暗里回眸深属意”的人，是
践约。

我这样随意走着，无边的森林其实
不会在乎我，就像一大块麦子不会在乎
一只蝼蛄。蝼蛄，深夜仍然会振翅发出
求爱的音乐。

我有点轻微的焦虑，天色渐晚，还要
返回城里的宾馆，我不能像蝼蛄一样夜
宿深山，那，落羽杉林到底在哪里呢？

簌簌簌，极轻微的声响，是谁碰了落
叶？抬头看，一只小松鼠在梧桐树上飞
行。它不是爬，是在飞。从枝干到梢头，
有时还将身体贴在摇动的叶片上行走。
粗大的尾巴让它看上去很可爱，不像老
鼠，尖细的尾巴和牙齿，小小的眼睛，让
它看上去既奸又坏。同是啮齿类，它们
在人心里唤起的感受完全不同。我盯着
松鼠看，不敢发声惊扰了它。树林的海
洋里，它就是鱼；高远的天宇里，它就是
鸟。它属于微笑的、快乐的族群。

它发现了我，并不在意我的存在，趴
在很细的枝条上，朝我眨眼。我朝梧桐
树踹了一脚，想吓跑它，树干丝毫不动，
松鼠得意地看着我落荒而逃。

一直到闭园，我都没找到落羽杉。
我看到了很多槭树、枫树和乌桕，还有水
杉，它们都是红色的、紫色的或者铁锈色
的。就是没有找到落羽杉林，这是一次
失败的行旅。千里迢迢满怀热望去看心
上人，却吃了闭门羹。

幸好我今天过来，并未向任何人透
露我是来看落羽杉的。

“袨服华妆着处逢，六街灯火闹儿
童”。若要问武汉何处最能在元宵节时
将这古意与今风、烟火与人情完美融
合，答案必然是吉庆街。

当夕阳的余晖还恋恋不舍地挂在
高楼大厦间，吉庆街便已悄然苏醒，准
备迎接这场盛大的元宵狂欢。漫步街
头，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一串串高挂的
红灯笼，它们像是被点燃的喜庆火种，
顺着街道的脉络蔓延开来，将整个吉庆
街晕染成一片暖红。灯笼的光并不刺
眼，而是柔和地洒下，在每一位行人的
脸上镀上一层幸福的光晕。

街边的店铺早早地忙碌起来，蒸腾
的热气从小吃摊前袅袅升起，那是武汉
人舌尖上的吉庆。糊汤粉的香气最为
诱人，细腻的米粉在鲜美的鱼汤中翻
滚，撒上一把翠绿的葱花、细碎的黑胡
椒粉，趁热吸上一口，热辣鲜香瞬间在
口腔中绽放。还有那刚出锅的三鲜豆
皮，金黄油亮，糯米的软糯、笋丁的脆
爽、肉丁的醇厚交织在一起，咬下去“嘎
吱”作响，每一口都是满满的武汉味
道。蔡林记的师傅们将面条掸得劲道
十足，淋上芝麻酱、香油，再配上酸豆
角、萝卜干，食客们端着热干面或站或
坐，吃得酣畅淋漓，这是属于武汉人的
豪爽与畅快。

随着夜色渐浓，人群愈发密集。孩

子们手持花灯，欢笑着奔跑嬉戏，他们的
笑声像是清脆的银铃，在街道间回荡。
那些花灯形态各异，有活灵活现的兔子
灯，红眼睛、长耳朵，仿佛下一秒就要蹦
跳远去；有威风凛凛的老虎灯，斑斓的色
彩、犀利的眼神，尽显王者之气；还有造
型别致的荷花灯，粉嫩的花瓣在烛光的
映照下宛如娇羞的少女。孩子们相互攀
比着谁的花灯更美，谁的烛光更亮，纯真
的童趣让这条老街愈发显得生机勃勃。

月色正浓，街头艺人纷纷登场，为
吉庆街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表演
杂耍的小丑，将手中的火把舞得虎虎生
风，惊险刺激的动作博得阵阵喝彩，喝
彩声与欢笑声交织在一起，奏响了吉庆
街的元宵乐章。

不远处，一条金色的长龙在夜色中
熠熠生辉，龙身随着艺人们手中的木棒
上下翻腾，时而盘旋昂首，似要冲入云
霄；时而蜿蜒游走，仿若在云海中嬉
戏。龙珠在前引导，舞龙者们步伐矫
健，配合默契，引得周围人群纷纷叫好，
大家都不自觉地跟随着龙的舞动挪动
脚步，沉浸在这传统民俗的魅力之中。
旁边，还有一群阿姨在欢快地跳着采莲
船舞，一位头戴斗笠、身披蓑衣的“艄
公”手持船桨，模拟着划船的动作，逗趣
诙谐。船中的“姑娘”们彩衣飘飘，随着
鼓点轻盈起舞，手中的手帕上下翻飞，

如同盛开的莲花。她们边舞边唱着动
听的歌谣，那婉转的歌声传递着浓浓的
节日氛围，让人不禁陶醉。

人群之中不乏相互搀扶的老人，眼
神中满是对过往岁月的回忆。比如追
忆往昔那些简单却温馨的元宵佳节，物
资虽匮乏，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着汤
圆，其乐融融。如今岁月变迁，吉庆街
越发繁华，可这份亲情与团圆的味道从
未改变。还有年轻的情侣们手牵着手，
在热闹的街头品尝着各种美食，偶尔停
下脚步，在一盏花灯前驻足，相视一笑，
爱意在眼中流淌，街头的繁华便是他们
爱情的最美背景。

那些从外地赶来的游客们，眼中满
是新奇与兴奋。他们拿着相机，不停地
捕捉着吉庆街的每一个精彩瞬间，想要
将这份独特的武汉风情带回故乡。他
们品尝从未吃过的美食，聆听地道的武
汉方言，感受这座城市的热情与活力，
在吉庆街的烟火气中沉醉，已然融入了
这片欢乐的海洋。

行至街心，一座临时搭建的舞台映
入眼帘，那是社区为居民们准备的元宵
晚会现场。台上，演员们身着盛装，精
彩不断。一段激昂的武术表演率先登
场，武者们拳脚生风，身姿矫健，一招一
式刚劲有力，引得台下阵阵叫好，将现
场气氛瞬间点燃。紧接着，一群孩子带

来了童趣满满的童谣朗诵，奶声奶气的
声音回荡在夜空，让人忍俊不禁，仿佛
带着大家回到了纯真无邪的童年时光。
随后，滑稽的相声表演逗得观众前仰后
合，演员们妙语连珠，包袱不断，幽默诙
谐的段子让欢笑在人群中持续蔓延。楚
剧的经典唱段更是韵味十足，演员们的
唱腔悠扬婉转，一颦一笑、举手投足间尽
显传统戏曲的魅力，将观众带入那古老
而富有韵味的故事之中。台下，观众里
三层外三层地围坐着，掌声、欢呼声此起
彼伏，大家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这笑容
无关年龄、无关身份，只因此刻身处于
这吉庆的氛围之中，共同分享着这份团
圆与喜悦。

夜已深，吉庆街上的人潮却丝毫未
见退去之意。回首望去，吉庆街的灯火
依旧辉煌，人来人往，热闹非凡。这条
承载着武汉人记忆与情感的老街，在元
宵节的夜晚，用它独有的方式诠释着

“吉庆”二字的内涵。它是美食的汇聚
地，是艺术的展演台，是亲情、友情、爱
情的纽带，更是武汉这座城市精神内核
的生动写照。在这里，每一个人都能寻
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吉庆，每一份笑
容、每一声欢笑、每一个温暖的瞬间，都
如点点繁星，汇聚成这片欢乐的星河，
照亮了城市的夜，也照亮了人们心中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之路。

去江夏看落羽杉
□冯渊

吉庆街上看吉庆
□赵登峰

黄鹤楼（水彩画） 张敏耀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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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出版的 2025 年第 3 期《新华文摘》，

转载了长江日报《江花》周刊2024年10月31

日刊发的散文《江花妩媚》。作者欧阳黔森，

系贵州省文联、作协主席，中国作协主席团委

员。曾获得“五个一工程”奖、“金鹰奖”、“飞

天奖”、“金星奖”、“鲁迅文学奖”等。

《新华文摘》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管、

人民出版社主办、新华文摘杂志社编辑出

版，是大型理论性、综合性、资料性文摘类

权威期刊。长江日报《江花》作品被《新华

文摘》选用，彰显党报副刊的引领力与影响

力。

《新华文摘》转载《江花》周刊作品

看武汉

夜问黄鹤楼
□碧珊


